《城南旧事》学案

一、学习要求

1、了解作者林海音，了解本文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画面与声音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化影片”的风格特点。
2、品味本文流畅、朴素、简约的个性化语言；领略本文以舒缓的节奏，象征、含蓄、对比、重复等艺术手法创造出的一种近似中国水墨画般的宁静、淡泊、简约的意境。
3、体味文中那种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之情。

二、学习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品味文章个性化的语言。
学习难点：体会剧本笼罩的淡淡的哀愁与浓浓的相思。
三、学时安排：两学时
第一学时：整体感知剧本内容情节；借助音乐和插曲体会影片的感情基调；通过情节的拓展初步领会本片散文化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归纳课文的主旨，初步分析主人公的人物形象。

第二学时：通过对画面及声音结合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赏析“散文化影片”的分割特点；通过分析创作的艺术手法，领略作品近乎中国水墨画般的宁静、淡泊、简约的意境；通过朗读人物个性化的对话，分析潜台词，并归纳人物的性格特点。

四、学习过程

第一学时

（一）课前尝试

1、学法指导

（1）课前通读全文，有条件的可以上网或者借碟片观看电影《城南旧事》，
（2）注意剧本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从整体上感知课文内容和情感基调。
（3）划出课文中事件变化的地点，归纳剧本描绘的场景及其内容。
（4）文学作品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现实，欣赏宋妈这个人物形象，思考作者借这个人物想表达什么主题？

2、尝试练习

（1）给下列加点的词注音并解释词语。
英姿飒（

）爽：

摇曳（

）：
萧瑟（

）：
逞能：
彤（

）云密布：
（2）填空。

①电影根据台湾女作家         的同名小说改编。全剧通过一个女孩子英子的感受和眼光，描写了20世纪                       北京的风土人情，并从侧面反映了                             ，以及                     

                                    的社会面貌。
 ②自1957年起，作者陆续写回忆童年的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和《爸爸的花儿落了》等五个短篇。 1960年以             为书名结集出版，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年后，被大陆引进，拍成电影，一夜誉满天下。 
（二）课堂探究

1、探究问题

（1）听电影插曲《送别》，感受歌曲的情感基调和韵味。

《送        别》

李叔同作词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晓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孤云一片雁声酸，日暮塞烟寒。伯劳东，飞燕西，与君长别离！把袂牵衣泪如雨，此情谁与语！
从歌声中，你感受到了影片的风格是怎样的？

（2）复述故事梗概。
（3）归纳课文各场景画面内容。

21个画面，情节围绕着宋妈爱护人家的孩子却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个矛盾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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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剧可分为几个层次？

2、知识链接

根据课前的尝试，介绍电影的其他情节，体会电影《城南旧事》的散文化风格。
3、当堂训练

（1）影片《城南旧事》以主人公            成长过程中的目光为视点，以她的            和           为线索，串联起三个故事，课文节选自第二个，即                 ，展示了人性中                 的一面，表达了对                 的深切同情。
（2）《城南旧事》从侧面涉及了“五卅惨案”，谈谈这样写的作用。

4、归纳总结（主旨归纳）
课文通过“宋妈的故事”，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三）课后拓展

用记叙的方式改写选文内容。

要求：故事情节完整，语言简洁流畅，300字左右。
第二学时

（一）课前尝试

1、学法指导

（1）跳读课文，精读课文中有声音的画面（例如第三个画面），体会歌谣中表现出的影片风格和人物的情绪。

（2）仔细朗读宋妈的台词，分析其中包含的潜台词，品味宋妈当时的心情及其处境。
（3）阅读课文中环境描写的片段，判断运用了什么手法，欣赏作者运用这些意象和艺术手法所创造的意境。

2、尝试练习
（1）全剧在叙事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以              和           为基调的怀旧情结，形成                的节奏、               的风格，像一首蕴藉含蓄的            ，给人以独特的美感。
（2）剧中的宋妈是个                                        的农村妇女，她迫于生活，不得不忍受                的悲苦；她               
                         ，却                              ，她的不幸遭遇是当时                                   的真实写照。宋妈和英子一家人的关系反映了                                   的解读。
（二）课堂探究

1、探究问题

（1）朗读第三个画面，从宋妈的哼唱中，我们感受到了她怎样的内心感受？与画面结合，这些歌谣有什么作用？
（2）朗读第一个和第十一个画面，这些环境描写描绘了怎样的画面？运用了什么手法？在影片中有什么作用？

（3）分角色朗读第十个画面，思考妈妈对弟弟的吓唬说明了什么问题？宋妈的“我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我要俺们弟弟”如何理解？宋妈又为什么要流泪？这些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了人物怎样的性格特点？

2、知识链接

什么是潜台词？潜台词有什么作用？举例分析。
3、拓展视野

    阅读下面《爸爸的花儿落了》的片段，回答文后问题。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

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了。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这样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已不再是小孩子。

（1）“爸爸的花儿落了”的有什么含义？
（2）文段开头为什么反复写“快回家去！”的心理活动？

（3）文中描写弟妹们顽皮天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4）最后一句“我已不再是小孩子”该如何理解？
4、当堂训练

（1）本文着力塑造了          的形象，而           是对宋妈的     
                          。

（2）本为以                        为内容主体，以               

         为表现形式，呈现了            的风格特点。

（3）本文以                  等艺术手法创造出                   
                     的意境。

（4）本文语言体现了           、          、         的个性化特点。
5、归纳总结

本文的写作特色
（1）

(2)

(3)

（三）课后拓展

课后观看电影《城南旧事》，写一则影评。
提示：可以是关于主题的，也可以是对人物形象进行赏析，也可以就创作手法进行品析。

（四）资料索引
驴打滚儿
林海音

　　换绿盆儿的，用他的蓝布掸子的把儿，使劲敲着那个两面的大绿盆说：　　“听听！您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

妈妈用一堆报纸，三只旧皮鞋，两个破铁锅要换他的四只小板凳，一块洗衣板；宋妈还要饶一个小小绿盆儿，留着拌黄瓜用。 　　
我呢，抱着一个小板凳不放手。换绿盆儿的嚷着要妈妈再添东西。一件旧棉袄，两叠破书都加进去了，他还说：“添吧，您。”

　　妈说：“不换了！”叫宋妈把东西搬进去。我着急买卖不能成交，凳子要交还他，谁知换绿盆儿的大声一喊：“拿去吧！换啦！”他挥着手垂头丧气地说：“唉！谁让今儿个没开张哪！”

四只小板凳就摆在对门的大树荫底下，宋妈带着我们四个人我，珠珠，弟弟，燕燕坐在新板凳上讲故事。燕燕小，挤在宋妈的身边，半坐半靠着，吃她的手指头玩。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我问。

　　“跟你一般儿大，九岁喽！”

　　小栓子是宋妈的儿子。她这两天正给我们讲她老家的故事：地里的麦穗长啦，山坡的青草高啦，小栓子摘了狗尾巴花扎在牛犄角上啦。她手里还拿着一只厚厚的鞋底，用粗麻绳纳得密密的，正是给小栓子做的。

　　“那么他也上三年级啦？”我问。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儿？他成年价给人看牛哪！”她说着停了手里的活儿，举起锥子在头发里划几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个，可得回家看看了，心里老不顺序。”她说完愣愣的，不知在想什么。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其实丫头子的故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宋妈讲过好几遍。宋妈的丫头子和弟弟一样，今年也四岁了。她生了丫头子，才到城里来当奶妈，一下就到我们家，做了弟弟的奶妈。她的奶水好，弟弟吃得又白又胖。她的丫头子呢，就在她来我家试妥了工以后，被她的丈夫抱回去给人家奶去了。我问一次，她讲一次，我也听不腻就是了。

　　“丫头子呀，她花钱给人家奶去啦！”宋妈说。

　　“将来还归不归你？”

　　“我的姑娘不归我？你归不归你妈？”她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奶？为什么到我家当奶妈？为什么你挣的钱又给人家去？” 　　
“为什么？为的是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呀！小栓子他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挣钱！”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那一天，是个冬天，她穿着大红棉袄，里子是白布的，油亮亮的很脏了。她把奶头塞到弟弟的嘴里，弟弟就咕嘟咕嘟地吸呀吸呀，吃了一大顿奶，立刻睡着了，过了很久才醒来，也不哭了。就这样留下她当奶妈的。

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来了，拉着一匹驴，拴在门前的树干上。他有一张大长脸，黄板儿牙，怎么这么难看！妈妈下工钱了，折子上写着：一个月四块钱，两付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过了一年零四个月才许回家去。 　　
穿着红棉袄的宋妈，把她的小孩子包裹在一条旧花棉被里，交给她的丈夫。她送她的丈夫和孩子出来时，哭了，背转身去掀起衣襟在擦眼泪，半天抬不起头来。媒人店的老张劝宋妈说：“别哭了，小心把奶憋回去。”

　　宋妈这才止住哭，她把钱算给老张，剩下的全给了她丈夫。她又嘱咐她丈夫许多话，她的丈夫说：“你放心吧。”

　　他就抱着孩子牵着驴，走远了。

到了一年四个月，黄板儿牙又来了，他要接宋妈回去，但是宋妈舍不得弟弟，妈妈又要生小孩子，就又把她留下了。宋妈的大洋钱，数了一大垛交给她丈夫，他把钱放进蓝布袋子里，叮叮当当的，牵着驴又走了。 　　
以后他就每年来两回，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墙犄角，弄得满地的驴粪球，好在就一天，他准走。随着驴背滚下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面不是大花生，就是大醉枣，是他送给老爷和太太我爸爸和妈妈的。乡下有的是。

　　我简直想不出宋妈要是真的回她老家去，我们家会成了什么样儿？老早起来谁给我梳辫子上学去？谁喂燕燕吃饭？弟弟挨爸爸打的时候谁来护着？珠珠拉了屎谁给擦？我们都离不开她呀！

可是她常常要提回家去的话，她近来就问我们好几次：“我回俺们老家去好不好？” 　　
“不许啦！”除了不会说话的燕燕以外，我们齐声反对。春天弟弟出麻疹闹得很凶，他紧闭着嘴不肯喝那芦根汤，我们围着鼻子眼睛起满了红疹的弟弟看。妈说：“好，不吃药，就叫你奶妈回去！回去吧！宋妈！把衣服、玩意儿，都送给你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

　　宋妈假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走喽！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哟！”

“我喝！我喝！不要走！”弟弟可怜兮兮地张开手要过妈妈手里的那碗芦根汤，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碗。宋妈心疼得什么似的，立刻搂抱起弟弟，把头靠着弟弟滚烫的烂花脸儿说:“不走！我不会走！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小丫头子！”跟着，她的眼圈可红了，弟弟在她的拍哄中渐渐睡着了。

　　前几天，一个管宋妈叫大婶儿的小伙子来了，他来住两天，想找活儿做。他会用铁丝给大门的电灯编灯罩儿，免得灯泡被贼偷走。宋妈问他说：“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好吧？”

　　“嗯？”他好像吃了一惊，瞪着眼珠，“我倒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舅那儿来的！”

“噢，”宋妈怀着心思地呆了一下，又问：“你打你舅那儿来的，那，俺们丫头给刘村的金子他妈奶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吗？” 　　
“哦？”他又是一惊，“没没听说。准没错儿，放心吧！”

　　停了一下他可又说：“大婶儿，您要能回趟家看看也好，三、四年没回去啦！”

　　等到这个小伙子走了，宋妈跟妈妈说，她听了她侄子的话，吞吞吐吐的，很不放心。

　　妈妈安慰她说：“我看你这侄儿不正经，你听，他一会儿打你们家来，一会儿打他舅舅家来。他自己的话都对不上，怎么能知道你家孩子的事呢！”

　　宋妈还是不放心，她说：“我打今年个一开年心里就老不顺序，做了好几回梦啦！”

她叫了算命的来给解梦。礼拜那天又叫我替她写信。她老家的地名我已经背下了：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交冯大明吾夫平安家信。 　　
“念书多好，看你九岁就会写信，出门丢不了啦！”

　　“信上说什么？”我拿着笔，铺一张信纸，逞起能来。

“你就写呀，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尽顾得下水里玩。我给做好了两双鞋一套裤褂。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道乏。拿回去的钱前后快二百块了，后坡的二分地该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要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这封信太长了！”我拦住她没完没了的话，“还是让爸爸写吧！”

　　爸爸给她写的信寄出去了，宋妈这几天很高兴。现在，她问弟弟说：“要是小栓子来，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

　　“给呀！”弟弟说着立刻就站起来。

　　“我也给。”珠珠说。

　　“等小栓子来，跟我一块儿上附小念书好不好？”我说。

　　“那敢情好，只要你妈答应让他在这儿住着。”

　　“我去说！我妈妈很听我的话。”

　　“小栓子来了，你们可别笑他呀，英子，你可是顶能笑话人！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宋妈说的仿佛小栓子等会儿就到似的。她又看看我说:“英子，他准比你高，四年了，可得长多老高呀！”

　　宋妈高兴得抱起燕燕，放在她的膝盖上。膝盖头颠呀颠的，她唱起她的歌：

　　“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哥哥出来卖菜，里头坐个姑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她唱着，用手板住燕燕的小手指，指着鼻子和眼睛，燕燕笑得咯咯的。

　　宋妈又唱那快板儿：“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姑娘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太阳斜过来了，金黄的光从树叶缝里透过来，正照着我的眼，我随着宋妈的歌声，斜头躲过晃眼的太阳，忽然看见远远的胡同口外，一团黑在动着。我举起手遮住阳光仔细看，真是一匹小驴，得、得、得地走过来了。赶驴的人，蓝布的半截褂子上，蒙了一层黄土。哟！那不是黄板儿牙吗？我喊宋妈：“你看，真有人骑驴来了！”

　　宋妈停止了歌声，转过头去呆呆地看。

　　黄板儿牙一声：“窝哦！”小驴停在我们的面前。

　　宋妈不说话，也不站起来，刚才的笑容没有了，绷着脸，眼直直瞅着她的丈夫，仿佛等什么。

黄板儿牙也没说话，扑扑地掸他的衣服，黄土都飞起来了。我看不起他！拿手捂着鼻子。他又摘下了草帽扇着，不知道跟谁说：“好热呀！”

　　宋妈这才好像忍不住了，问说：“孩子呢？”

　　“上上他大妈家去了。”他又抬起脚来掸鞋，没看宋妈。他的白布袜子都变黄了，那也是宋妈给做的。他的袜子像鞋一样，底子好几层，细针密线儿纳的。

　　我看着驴背上的大麻袋，不知里面这回装的是什么。黄板儿牙把口袋拿下来解开了，从里面掏出一大捧烤得倍儿干的挂落枣给我，咬起来是脆的，味儿是辣的，香的。

“英子，你带珠珠上小红她们家玩去，挂落枣儿多拿点儿去，分给人家吃。”宋妈说。 　　
我带着珠珠走了，回过头看，宋妈一手收拾起四个新板凳，一手抱燕燕，弟弟拉着她的衣角，他们正向家里走。黄板儿牙牵起小叫驴，走进我家门，他准又要住一夜。他的驴满地打滚儿，爸爸种的花草，又要被糟践了。

　　等我们从小红家回来，天都快黑了，挂落枣没吃几个，小红用细绳穿好全给我挂在脖子上了。

　　进门来，宋妈和她丈夫正在门道里。黄板儿牙坐在我们的新板凳上发呆，宋妈蒙着脸哭，不敢出声儿。

屋里已经摆上饭菜了。妈妈在喂燕燕吃饭，皱着眉，抿着嘴，又摇头叹着气，神气挺不对。 　　
“妈，”我小声地叫，“宋妈哭呢！”

　　妈妈向我轻轻地摆手，禁止我说话。什么事情这样重要？

　　“宋妈的小栓子已经死了”，妈妈沙着嗓子对我说，她又转向爸爸：“唉！”已经死了一两年，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一阵子总是心不安，一定要叫她丈夫来问问。她侄子那次来，是话里有意思的。两件事一齐发作，叫人怎么受！”

　　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

　　我听了也很难过，但不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又不敢问。

　　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吆喝她，我轻轻地喊：“宋妈，妈叫你呢！”

　　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噎的哭声，到屋里来。妈对她说：“你明天跟他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

　　“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么？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宋妈红着眼狠狠地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呆定在我们家不走了。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

　　“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敢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

“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四十岁了没儿没女的，谁知道是真话假话！”
“问清楚了找找也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妈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旧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妈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

　　“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

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扑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链儿的歌儿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把她的丈夫扔在门道儿里不理他。他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巴达巴达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它在地上卧着，忽然仰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它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给踩倒了两三棵。驴子吃上干草子，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招手叫我出去。

　　我跑出来，宋妈跟我说：“英子，别乱跑，等会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帮我找地方。”

　　“到哪儿去？”我很奇怪。

　　“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她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撮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

　　“好的。”我答应着。

　　宋妈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得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 　　
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

　　“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

　　“是呀，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就顾得玩水。”

　　“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

　　“那时候黄板嗯，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

　　“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他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 　　“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送给人？”

　　“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要花钱就花吧。”宋妈说。

　　我们从绒线胡同穿过兵部洼，中街，西交民巷，出东交民巷就是哈德门大街。”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

　　“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

　　“我是后悔后悔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

　　“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

“嗯。”宋妈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 　　
我们走到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他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在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

　　“宋妈，他在做什么？”

　　“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

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妈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吃。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是买给丫头子的吗？” 　　
出了东交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了，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落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

　　“走那边吧”，她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说：“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那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

　　“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

　　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在家哪，胡同底那家就是。”

　　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

　　“劳驾，找人哪！”宋妈喊道。

　　其中一个小孩子便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姥姥，有人找。”

　　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你这院里住几家子呀？”

“啊啊，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 　　
“您可有个姑娘呀！”

　　“有呀，你要找孩子他妈呀！”她指着三个男孩子。

　　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便说：“找错人了！”

　　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说：“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

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她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她又问我：“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儿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湿溶了。我嘴里念了一声：“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 　　
我对宋妈说：“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儿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她看，“像驴粪球不？”

　　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吃罢！”

　　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子的影子。

树荫底下听不见冯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地呆看着，没有一句话。 　　
冬天又来了，黄板儿牙又来了。宋妈让他蹲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他说话。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雪》的课文：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妈妈说：“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叫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

　　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你瞧怎么样？”

　　宋妈这才说：“也好，我回家跟他算帐去！”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

　　“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

　　“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

　　宋妈看着我说：“你念书大了，可别欺侮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

　　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

　　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她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她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强，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梨炖冰糖给她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捎了来；珠珠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唉！”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

　　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了许多这钱那钱给她；她丝毫不在乎地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说走就走了！”

　　“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

　　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那年个，上京来的那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儿，四年了！”

她的那件红棉袄，也早就拆了；旧棉花换了榧子儿，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了。
“妈，宋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

　   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儿，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声地对我说：

　  “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

　  “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

　  “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

　  “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也这么催，多寒碜！”

　  “明天早点儿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雪就被抖落下来，掉在驴背上。

　 我轻轻地穿上衣服出去，到下房找宋妈，她看见我这样早起来，吓了一跳。我说：“宋妈，给我梳辫子。”

　  她今天特别的和气，不唠叨我了。

　  小驴儿吃好了早点，黄板儿牙把它牵到大门口，被褥一条条地搭在驴背上，好像一张沙发椅那么厚，骑上去一定很舒服。

　  宋妈打点好了，她用一条毛线大围巾包住头，再在脖子上绕两绕。她跟我说：“我不叫你妈了，稀饭在火上炖着呢！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样儿。”说完她就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

　  黄板儿牙拍了一下驴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雪地上印下了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儿牙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得、得、得、得。”

　  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的清新空气里，响得真好听。
五、格言警句

人世间没有比互相竭尽全心、互相尽力照料更加快乐的了。 ——西塞罗 

